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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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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教的学生，张浩鹏跟我走的最近，还有刘兴华，她打电话非要瞧我来，我说你要是我的学生你就别来，后来他们到我儿子那来看我，我隔着汽车的玻璃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。我真不疼她吗？咱就怕给人家找事，你死气白赖拽着人家，啥时候是个头哇？
邵：您要老是这样想，您这辈子就委屈着吧。
刘：高各庄有一个叫刘存的，4年级了，照着语文书抄两趟字就得错一半来的。数学不会，一位除一位都不会。我想啥辙安慰安慰这刘存呢？我说“这个班40多个人要让我交朋友，挑一个我就交刘存”。我老瞅他上课难受哇，坐桌子底下不成，跟别人说话不成，他还一句都听不懂，这跟上刑罚有什么区别呀？就我这么一说呀，那刘存抱着一西瓜追出我一里地去，高低让我拿家吃来。反正这样说：跟别人多狗怂我好像不会。
邵：您这辈子就没学会。
刘：那年我爬儿（附近一个村子）教书，都准备让我回家了。我碰上一个学生，功课也不好，老师给他起外号叫王小丑，就赖到那种程度，我一瞅口袋还有3块多钱，这我都知道要该家来（下放回家）了要，拿这3块多钱给他了。我说“老师要家走（回家）了。拿这俩钱买张纸，买个本，好好学习吧”。我到什么份上了？我那钱有富裕吗？我回家都不敢跟我家人念叨。上纺织厂上班的时候，有个丫头说“我姑上中学的学费还是在老师给交的呢”。这得有三十多年了，你说这钱花的值不值？她也不认识我，她姑也好，她爸爸也好，记着这笔账呢。就六块钱，就上不了学。“拿着，交学费去”，究竟这孩子跟我有多好吗？咱就瞅这种情况咱们受不了。念书的时候我裤子都给过人家。有一个孩子尿裤子，当时我就把我那裤子给他了。你那会上北京念书你有几个裤子呀？哎呀！不行，就得学狗怂，学会狗怂在这社会上才能站住脚。您说要是那样的话得多残忍呢？
邵：有这么一句话，叫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”，我不知道您信不信。
刘：我信，凡是跟我相处的人，爱谁谁，是个人都沾过我便宜。北京下放来的女的上咱们这教书来，她那班的学生不听领导了，把她气哭了，就找我“刘老师，您瞅瞅吧”我管的着吗？
邵：您还是管了。
刘：上那教室去，找那孩子。跟那孩子说好了。叫上老师那赔个礼儿去。我也不是主任，我也不是校长，她就高低找你。是所跟我接触过的，就我家来（下放回家）那天，天竺有一个叫范连英一个女的还说那句话呢：“那老师瞅哪哪都好，这是咋事呀”。她不服哇。 我这样说有点大发了，跟我接触的没沾我便宜的太少了。
邵：是，还真是。
刘：我在小店这，我也不是教导主任，他们一至六年级哪个年级都有主任，他们那活都我给干喽。张勋问我，“您说说您为什么要入共产党”，我说“以前党的事我也没少干，学校有事就找我，写总结还叫我给写呢。这一至六年级老我出题，出题的结果是啥呀？‘这哪是考学生呢？是考老师呢’我为啥出题出难点呢？是为了在深度上，在面（广度）上叫他大一点，让老师多掌握一点，对孩子有好处。”老师对我有那么个认识：我瞅哪个老师都有气，都认为那老师不好好教书。您说咱们那骂挨的，我得啥了我？朱文理（同事）告诉我“您把这奖状收着，上饭店吃饭不要钱”。您说这句话啥意思呀？他也瞅我就这么傻卖力气，不图名利。他瞅咱们太软，我觉着不是讽刺我。对我来说好像从内心上还是挺重看我的意思。那朱文理是便宜都捡着，小店中小这校长的参谋哇！刘桂凤，幼儿班的老师，就她一个有退休钱。别的老师谁都没有。这刘桂凤跟朱文理媳妇是一个姓的姐妹。
邵：这事就甭说了，这样事多了。
刘：现在刘桂凤的工资基本上跟我差不多。咱也不是瞧不起幼儿班的老师，可是这么多老师咋别人都没有哇？
邵：嗯，这不合理的事多去了。
刘：你要想那个呀，出不来气。季福堂（原小学校长）当着我面说“您是我们国家的宝贝”往好说就是我对国家的贡献可以这么说挺大，但是不求报酬。可是我退休的工资你给我弄啥样呀？张占和（原小学会计）找我来的，那阵张占和就管老师的工资“刘老师您这工资不对，季福堂给您少什么（算）了，您找他去”。我没找。那阵退休金就一百多，到现在三千两千四千的，咱们没想这个呀！朱永胜当书记的时候，说我教书教挺好，决定给我600块钱，文教组的告诉我了。这个郭山（同事）跟文教组说去了，说“这老师不为钱，你们给他这笔钱我到学校指不定怎么安排去”。结果就没给我，没给我我也没找。我觉着我活的挺痛快，您家跟我这么好，张浩鹏跟我这么好，对我是多大鼓励呀！
邵：我理解您心里是怎么想的，关键是互相理解的事。您也理解我们家。
刘：现在是不时兴这个，要是时兴，张浩鹏来了我就抱着他不撒手。不时兴这个，那女孩子来还有搂着我不撒手的呢。又亲又吻的。昨儿个有这么一个笑话，侉子营有一个女孩和杨海琼差不多的给我打电话说“您要跟我岁数差不多我就嫁给您”。您细分析为啥她说这样的话呀？“真楞”，我当时我就说她。她为啥那样说呀？孩子上我这闹来。这桌子挨吧（连着一个挨一个的）给我揭这皮，拉屎上那沙子堆顶上拉去。。。这礼拜五还要求我跟他一块上尹家府玩去。。。她说那傻话，楞话啥意思呀？对她孩子挺好，她就没法说。没法表示，“我嫁给您得了”，这叫话吗？
邵：现在年轻人开放，她什么话都说出来了。您就理解她那心就行。
刘：我明白这事，她是对她的孩子这么关心，她没啥可报答的。心里不落忍，换句话说我死了她都想我，没有这么个傻人对他们家这么关心的。
就拿理发馆张春荣那孩子叫付雪，上我这学习来。（这两句话没有录，我是凭印象的），她高低要住我这。她来例假了，我也怕她把这被褥（弄脏了），她忒小哇！那阵我心里确实有点嘀嘀咕咕，她那样我都要她，您说我得多疼她呀？可是真要对我不那样啊，您说我心里啥样啊？这个张春荣这个男的呀，好些人事不懂，也不会说人话。张春荣也跟我说过，“就他（张春荣的丈夫付文东，外地人，入赘到张春荣家）到我这来，您说他得多少回跟我找事，生事呀？伤（得罪）多少人呢？”张春荣也没办法。还有这个：张春荣那对象，天天发这愁，老怕媳妇跟他离婚。这张春荣也跟我提过几回，最后提回多了我说她，她说“我认了，到也有一好处，他听说听道”。按说张春荣心里不难受吗？这张春荣这对象，还认为我这里要伸腿呢，把这媳妇要归我似的。
邵：嘿！
刘：那天在这叫我刺（批评）他，
邵：他也上这来？
刘：张春荣知道我不高兴啊！到我这足损一气。损完之后哎呦我又觉着不大合适。跟你也不亲不故你着那么大急干啥使呀？第二天我就找张春荣去了，我说“春荣，我想找找这付文东，我教教他怎么让媳妇喜欢”。她说您别找他，他这两天。。。他要顶您两句。。。我是要劝他，为你俩好哇！这春荣，老搂着她这闺女睡觉，我老说她“不成，男人你老控制人家，男人忌讳这个”。我跟她说的话就算够深度。春荣跟我说啥“过去的不够，以后找吧找吧”。那孩子说话也挺实在。我跟你们什么话都说。说实在话我想你们这事就跟为我儿子操心这样为你们操。您说我在下三滥。我觉着我这辈子没使过坏心眼，为别人我能把脑瓜子搭进去。 

注：前天电话里刘老师流泪就是因为这个，凭我对刘老师的了解，他绝对不是那种想霸占别人女人的男人，他和张春荣的关系发展到了知己加父女的亲密关系，起源是张春荣的女儿付雪去刘老师那里学习，刘老师对她的女儿胜过对待自己的孙子孙女，费尽苦心把这孩子教育成人。现在这孩子已经是杨镇一中的高中学生了。为了报答刘老师的恩德，张春荣也经常去刘老师家帮老人干些家务，给刘老师理发。这样两家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。张春荣实际上就把刘老师当成了父亲，他们的关系也不过如此。但是，这事情促使了张春荣的丈夫付文东的醋意，他说张春荣想和他离婚，想嫁给刘老师，闹事闹了半年，刘老师被裹在其中，有话说不清楚，心里委屈的要命。前天的电话里我听着老人是流着泪说的“付文东憋足了尿往我身上浇，我也只好接着了”。这事让我说啥？好人真是难当啊！！！ 
（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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